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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的近代雕刻，何時、而且是如何開始的呢？這個問題，讓我

們即刻想起明治六年（1873）參加維也納萬國博覽會之際，「雕刻」

這個詞彙初次被使用，或者是明治九年（1876）設立工部美術學校

傳授西洋雕刻技術等等的事。的確，當我們開始談論近代日本雕刻史

時，這樣的事實即成為重要的線索。

然而，在詞彙及制度的問題之外，進入近代之後，所謂雕刻，實

際上如何被理解，其製作成果如何，對這些問題進行闡明的事，應該

成為更重要的課題吧！在本章之中，我想透過一位生活於幕府末期及

明治混沌期間的雕刻家高村光雲的體驗，來追想這個時代雕刻界發生

的事看看。很幸運地，光雲七十歲時的自述《懷古談》仍然存在，從

他那栩栩如生的描述中，我們可以領略一如他親身所感受的「時代變

化」。在此，以光雲的話語為根據，儘量依循客觀性的史實，對近代

日本雕刻的黎明進行概觀式的探討。

修業時代的光雲

高村光雲（本名中島光藏），嘉永五年（1852）生於東京下谷

北清島町。作為幕府時代末年江戶城郊商人之子，成長於隔年美國

海軍將軍培里（Matthew Calbraith Perry, 1794-1858）進入浦賀港

要求日本開放門戶以來的動盪時代。按照當時的慣例，男子成長到

十一、二歲左右，一般必須外出從事社會服務。少年光雲因為手腳

靈巧，父親準備讓他成為木工，不過，經由町內理髮屋的介紹，偶

然成為佛像雕刻匠師高村東雲的弟子。對光雲世代的人們來說，不

管個人的志趣如何，首先必須專心致志於職人的技術修業。當時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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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雕刻家這樣的職業尚未存在的年代。石川光明與光雲同年，島

村俊明較其年輕四歲，竹內久一年輕六歲，山田鬼齋則年輕十三歲，

他們在修業期間，都與光雲相同，除了磨練職人的本領之外，未來

沒有任何保障。「能夠留意何謂繪畫何謂雕刻的，僅限於能夠過相

當有身分生活的人」，從光雲所謂在一般人的生活之中「即使想，也

看不到」的說法可以知道，當時，連美術或藝術這樣的概念，對他

們來說都是遠在天邊的事。

在長達十一年之久的社會服務之後，光雲已經二十三歲，從明

治維新開始以來已經過了七年。「光雲」這個雅號，即在此時由其師

匠所贈予。隔年結婚，在淺草自家已攜有家眷的光雲，仍按照往常

般往返於師匠之工房，持續過著一邊領著薪水，一邊代製其師所接

訂單，說起來是上班族的生活。

當時，明治十年（1877）舉辦了日本最初的內國勸業博覽會（簡

稱內國博），師匠東雲接獲了許多邀請出品的訂單。「然而，這個博

覽會，對當時社會一般的人來說，究竟是什麼，並不清楚其樣貌。

事實上，是奇怪到無法理解的程度。」被告知說無論什麼都好只要拿

出來展出的東雲，最後決定出品白衣觀音，然而卻一如往常地，將

這個案子委託給光雲。可是，這個白衣觀音卻獲得最高獎項的「龍

紋獎」，讓師匠頗感驚訝。光雲說：「而且，那個龍紋獎是好是壞，

師匠也全然不知。只是把獲得的獎賞帶來給我這樣的情況而已。」

當時獲獎的白衣觀音，現在已不復存在。這是因為博覽會結束

後，「在橫濱從商的西洋人，前往師匠的住家購買此尊觀音，以定價

七十圓敲定買賣」，師匠將其交給了西洋人所致。七十圓的售價，似

乎是連材料費都不夠的金額，可是，當時博覽會事務局提供了定價

三分之一左右的補助金，以及十圓或十五圓左右的剩餘款分配金，


